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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辍学，不全是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父亲杜
宝贝虽然一字不识，却懂得读书的重要。

杜鹃花之所以辍学，是因为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学现卖，初中生

教初中生。学生们讨厌王老师，不是嫌他的教学水平低，是嫌
他那双手。那双手骨结突起，五指细长，像是机器人的手。没
事的时候，那双手碰到男学生就敲他们的后脑勺，碰到女学
生就拍她们的屁股。

杜鹃花才上了两个月的初中，就被王老师拍了9次屁股，
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所以，再一次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拍屁股
事件之后，在堂姐的率领下，杜鹃花未经父母许可，就远走
高飞出外打工去了。那是她第一次远离家乡，才 14 岁零 5
个月。

杜鹃花跟着堂姐来到遥远的南方，在东州露城区打工。
如果从大街上走过，你永远不会相信经济发达的地区

还有那种黑暗的地方。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后面，有
条狭隘的小巷。从小巷七弯八拐之后，是一个简陋的小工
厂，整个工厂也只是一幢五层的破旧大楼。三楼四楼是车
间，五楼是宿舍，二楼是仓库，一楼则是安全保卫人员值
班室。那鬼地方虽然闷热如蒸笼，夏天却只有极少几部电
扇，而且经常加班。经理像皇帝，伙食像猪食，工头像恶
狼，工资则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多姐妹干不了几天就走
了，而杜鹃花一干就是 3 年。3 年之中，因为舍不得花路
费，杜鹃花一直没有回家。

杜鹃花喜欢那边的大环境。露城区有个特别大的广
场，叫世纪广场。中间九龙盘柱，四周则青松翠柏，绿草
如茵，鲜花怒放。虽然这一切跟她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无
关，但走在那被浓阴覆盖的小径上，蝴蝶和蜜蜂照样会绕
着她飞来飞去，娇艳的花朵照样会对她灿烂地微笑，它们
对本地人和外来人一视同仁。杜鹃花枕肘躺在芳香的草地
上，常常做一些无边无际的有时是妙不可言的青春的梦。

对于相貌清纯、年轻健康的乡下姑娘们来说，露城赚钱
的机会很多，因为这里遍地都是有钱人和有钱赚的行业。有
的女孩儿不久就去了酒店、桑拿、美容美发厅，或其他更神秘
莫测的地方，有的则成了香港老板在内地的情人。杜鹃花的
堂姐不久跟一个矮胖缺牙的制鞋老板好上了，还打算替这个
丑陋的家伙生个小矮胖子。

杜鹃花牢牢守护着自己的防线，对那些堕落的现象不屑
一顾。她感觉那种做法很肮脏。她牢记着父亲的话：“爸给你
取杜鹃花为名，就是想让你像花一样，开得红。将来要争气，
不给祖宗丢脸。”可是，杜鹃花不知不觉已经长到18岁，如此
妩媚漂亮，不能孤芳自赏，百无聊赖之际，也想跟一个男人谈
谈恋爱。

二
那个男人叫黄学民，是隔壁工厂的一名分报员。他身材

矮小，体格结实，可惜精神一点也不示强，总是一副无精打
采、愁眉苦脸的模样。不过自从他认识了杜鹃花，他的笑容渐
渐多了起来，性格也有改变的趋势。打一开始，杜鹃花就不知
道他的年纪。黄学民开始说话温和，办事细心，经常笑眯眯地
盯着杜鹃花，直盯得她全身燥热，心慌意乱。

他们虽然没住到一起，但是感觉上就像一家人。杜鹃花
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给他，他也不着急要。他们不慌不忙地缠
绵着，似乎只在等待对方开口，似乎两人结婚成家已经是顺
理成章的事了。

那时候，所有的熟人都喊她杜鹃花，只有黄学民一个
人坚持喊她那个又朴素又乡土的名字。每次黄学民用那厚
厚的男中音发出她那带着浓浓乡情的名字时，杜鹃花都感动
得想哭。

突然有一天，家乡托人捎信来，叫杜鹃花火速回去。她猜
不透是什么事。爹妈的身体都很结实，爷爷奶奶倒是年纪很
大了，或许有啥不测。但杜鹃花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不一定
这么急迫地要她回家操劳呀。

黄学民送她到车站。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说头一句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家里要你回去结婚呢！”

杜鹃花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
黄学民笑道：“我不知道。我猜的。”
杜鹃花问：“如果真是结婚，你准备怎么样？”
黄学民反问：“你希望我怎么样？”
杜鹃花果敢地说：“你若能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大门口，我

就跟你走，哪怕天涯海角、刀山火海。”
黄学民笑道：“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
杜鹃花认真想了想道：“只要还没拜天地、入洞房。”
黄学民道：“好。”
杜鹃花不知道，就是这一个“好”字，引来了她日后千个

不好万个不好。

三
杜鹃花的父母果然是叫她回去相亲。对象是她初中的一

个同学。那男孩子杜鹃花依稀还记得，因为老穿着一身黑衣
服，脸蛋也黑黑的，双手也黑黑的，同学们便喊他“黑狗”。黑
狗现在依旧很黑，只是强壮了许多，脸上浮现着天真的微笑。
见面之后，两个老同学倒不甚拘束，谈起当年那个讨厌的王
老师，两个人都气愤得大骂起来，然后又一起哈哈大笑。

杜老伯看中了黑狗的本分和聪明。黑狗一直读到高中毕
业，然后在附近镇上教书。虽然只是个民办老师，在花庄务农
的人看来，那是一份又轻松又令人尊敬的职业。

杜鹃花跟黑狗在一起，感觉轻松舒服，平平淡淡，不是想
象中的甜蜜，但也不怎么反感。心想，结婚就结婚吧。至少再
不用到处相亲，也让爹妈从此不用替她操心了。在家乡的暖
风吹拂下，她几乎把黄学民忘掉了。

两家订婚的时候就商量了结婚的日期。那日期很快就到
了。因为山路坎坷不平，男方虽然没有租来扎彩球的汽车，但
请了唢呐锣鼓队来接亲，一路上吹吹打打，山谷里回荡着欢
乐的音乐，场面很热闹。

杜鹃花打扮得就像一朵盛开的杜鹃，躲在闺房里，等着
那个公认的欢乐的时刻。她一点没意识到，这也许是她短促
一生中离幸福最近的时刻。

这时杜鹃花突然透过绿阴遮掩的窗户，看到远远的篱笆
外，有一个熟悉的面孔一闪，然后又不见了。

那是黄学民！是黄学民！
杜鹃花一时手足无措。她同时想起了在东州露城所有的

甜蜜生活，想起了那个花团锦簇的九龙盘柱的大广场和鬓发
边翩翩飞舞的蝴蝶。

杜鹃花不知道怎么办。她只知道一点，如果此时跟爹爹
商量退婚的事，他会直接拿刀杀了她。

杜鹃花心跳如鼓，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被迎亲的队伍接到
了黑狗家。

山色苍茫。乡间的婚礼喧哗而又混乱。男人们抓紧这难
得的好机会大吃大喝，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叽叽喳
喳。杜鹃花被安置在后院一间土砖砌成的小屋里，四壁贴着
花花绿绿的年画。年轻的伴娘被小伙子们拉出去疯打嬉闹，
只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儿。

杜鹃花心中有鬼，忍不住打开小小的窗户朝外望去。一
眼又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天哪，他竟然跟到了她的婆家。
黄学民站在树丛中，满脸是焦急和期待，朝她拼命地招手。

杜鹃花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只过了片刻，她又把窗户
打开一条缝。她看到黄学民仍站在树丛中，一副坚定不移的
神情。杜鹃花望着四周的土墙和墙上花花绿绿的年画，再望
望窗外。她的确有那翻天覆地的片刻的思想斗争，激烈而又
混沌。

一边是简陋的现实和平淡的生活，一边是灿烂的理想和
纯洁的爱情。怎么办？

杜鹃花突然之间就下定了决心。她打开门，乘着夜色踮
脚滑过院落，溜到后门。黄学民立刻伸出那双她极为熟悉的
大手。两人一句话也不说，直接朝大路奔去。跑了半里路，后
面隐隐传来人群的叫嚷呼唤声。杜鹃花说：“上山！”两人分开
路边的荆棘，朝山顶爬去。

翻过山脊，是另一条公路。杜鹃花和黄学民牵着手，一口
气狂奔了20里。直到两个人双腿酸软，都瘫倒在地上。

当夜他们跑到了县城。第二天一早就搭上了开往南下
的火车。

杜鹃花不敢想象家乡山坡上那场热闹的婚礼是如何收
场的，不敢想象黑狗那天真的脸上会出现什么表情，更不敢
想象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如何发作的。她只知道，流淌的
时间突然裂开一个大口子，生活再不能回到从前了。

这是杜鹃花第二次离开家乡。

四
直到上了火车，杜鹃花才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现

实。她想得很简单，要黄学民带他回他的老家。那儿也应该有
他的父母乡亲，有他的唢呐队伍，有他布置得花花绿绿的房
间，有另外一次更让她满意的婚礼。一切都是重复，杜鹃花身
上还穿着新嫁衣，只不过换了一个她更爱的新郎。

黄学民却吞吞吐吐，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在颠簸的300公里路途中，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杜鹃

花才弄明白：黄学民原来早结婚了，他老婆还替他生了两
个孩子，一男一女。

杜鹃花从黄学民口中确认所有的事实之后，竭力控制
住自己的情绪，但泪珠仍一串串地往下落，怎么也止不住。

她深深吞了一口气，好像要把所有的灾难吞到肚子
里。回去是不可能了，只能往前走。她缓慢地说：“那咱俩
就到东州露城去吧。”

黄学民不想去露城。他那儿的老乡特别多，现在跟杜
鹃花公开同居了，怕传到家乡，挨父母、老婆的骂。

杜鹃花咬着牙干笑了两声，突然想到如果再退让，她
就会一无所有。“非得去！”她说。黄学民最后只得依了她。

他们又回到露城。原来的生活似乎恢复了。他俩又在
那开阔的广场上漫无边际地散步。翅膀上大黑点的蝴蝶又
在迎接他们。黄学民将自己的脑袋枕在杜鹃花的大腿上，
拿着薄薄的刀片懒洋洋地削着苹果。他们瞧着远处高楼的
灯光，如同星星一样。

杜鹃花说：“就这样一生一世也好。”
黄学民长长地叹口气道：“这里的生活就像仙境，可望

而不可即。”
但生活不会完全重复的。杜鹃花很快怀孕了，当然只

能去流产。从此以后杜鹃花就不停地进医院流产。那些冰
冷无情的器械不但在她的身体里捣毁了一个又一个似乎还
不能叫生命的生命萌芽，也捣毁了她美丽无比的容貌——
她一次比一次憔悴苍老。当医生宣布她此后可能很难生育
的时候，她才刚刚满19岁。

杜鹃花根本料不到一生的青春是如此快捷地消失。杜
鹃花还没有细细品味生命的美好就掉进了生活的冰窟窿。
她变得不自信，变得暴燥，变得又瘦又黑。对性爱也没有
原来那样热烈，能躲就躲。

于是他们开始吵架。起初黄学民尽量让着她，任她打
任她骂，脸上常常出现被抓的血棱棱。黄学民对同事说是
猫儿抓的。这样他陪猫儿过了一年。

春节期间，杜鹃花不准黄学民回去，说他一走她就跳
楼。黄学民说可以不走。可两人都无处可去。他们没有
钱，近在咫尺的花花世界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在那窄窄
的出租屋里泡方便面和吵架，然后就是听着屋外震天炸响
的炮竹。

从大年初三开始，黄学民突然不肯让她了，他也变成
了猫儿。两只猫儿经常对着打。杜鹃花的身体上也留下一
道道伤痕。两只猫儿这样过了第二年。春节来临时，黄学
民本想回去，杜鹃花也同意了。可是接到儿子的一封信
后，黄学民突然改变主意不回去了。

到了第三年，形势进一步变化，黄学民那只猫儿竟变
成了狗儿，狗儿当然比猫儿更凶。杜鹃花开始让着黄学民
了。因为一打架黄学民就玩失踪，或两天或三天，任哪里
也找不着他。杜鹃花一个人在那窄窄的出租屋里很害怕。
为了不使黄学民人间蒸发，猫儿只好想着法儿讨狗儿欢心。

杜鹃花孱弱的身体再也适应不了工厂超常的劳动强
度。为了生存，她只好放下做人的底线，每天化妆打扮一
番，到那些洗脚屋里上班。当然，她只在那些大型的、正

规的、管理严格的地方做事，卖艺不卖身。
黄学民的情绪变得喜怒无常。高兴的时候搂着杜鹃花

说百分之百相信她；不高兴的时候就离她的身体远远的，
阴阳怪气地说：今天服伺了哪个大老板呀？

所以杜鹃花每次下班后，见到黄学民总是忐忑不安。
不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如果是晴天，就在自己脸上
挂着笑；如果是阴天，就赶紧换上一副苦脸。

五
杜鹃花所在的足穴店名字很动听，叫“桃源岛”，其实

里面黑糊糊、脏兮兮的，很难让人联想到富有诗情画意的
桃源胜景。杜鹃花在这店工作了一个月后认识了一个老
板，一个危险的水姓老板。

水老板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从来不像其他顾客那样
色迷迷地瞧着她的身体。他总是很疲倦地躺在那儿，闭上
眼睛，安静而驯服地任她按摩和洗脚。越是这样的老板，
杜鹃花越是不知道怎么应付。

杜鹃花始终对男人的年纪没有准确的概念，水老板大
概有四五十岁吧？他身材均称，略显富态，皮肤清洁光
滑，说话低沉而有磁性。他那忧郁的神情感动了杜鹃花，
因为这跟她的心情吻合。水老板来的次数很多，每一次来
都只要杜鹃花服务，“杜鹃花在吗？”然后眼皮都不抬一
下，直走向他平时按摩的包厢。“在在在……”领班的老女
人笑容可掬地把水老板径直领了进去，接着杜鹃花就多了
一个“生意”。这，惹得同事们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深
夜，杜鹃花快下班了，水老板却出其不意进了洗脚城，杜
鹃花原想去睡觉，但不能“得罪”水老板这一为她带来不
少奖金的固定顾客，便打起精神为他加班。

在朦胧的灯光下，杜鹃花突然非常想跟他说话，开口
问道：“大哥，您很忙吗？”水老板笑道：“怎么是大哥？我
跟你父亲岁数差不多呢！”杜鹃花说：“我们老板教的——
无论多大年龄的顾客，都要喊‘大哥’，不然就要罚款。有
次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我喊了声‘老爷爷’，结果被
老板扣了我半个月工资呢！”水老板笑笑不作声了。杜鹃花
又问：“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应该很快活呀，我怎么瞧您总
是愁眉苦脸、郁郁不乐呢？”水老板说：“咱们俩都一样
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也应该很开心的，可是我不
也很少看到你高兴的样子？”两个人相视而笑，一瞬间，两
个人似乎心灵有了交流。水老板起身的时候先递给她 100
元，说是小费。杜鹃花接过后说：“我们这儿不收小费的，
我替您去买单。”水老板笑笑，又摇摇头，他想说什么，又
咽回了话。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之后，沉默了许久，他们
俩找不到什么话题，就交换了电话号码。

当然，杜鹃花知道，水老板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不
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他那个电话号码，她偶尔
也有想到，但她从来不打。下班之后，杜鹃花收起了所有
的微笑和新鲜，依旧是那只可怜的猫儿。

六
虽然杜鹃花挣的钱比黄学民多得多，黄学民却从来不

用她一分钱，只除了抽烟。杜鹃花给他买只有老板才抽得
起的好烟，一买就是一条。后来杜鹃花想，这也是黄学民
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原因之一。

突然有一天，黄学民也开始喊她杜鹃花了。杜鹃花怯
怯地说：“我喜欢你喊我原来的名字。”

黄学民却冷笑道：“你哪还有那朴素的浓浓的乡土味儿
呢？”

杜鹃花心虚，不敢强辩。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杜鹃花
而言，黄学民就跟其他男人们几乎没什么两样了。

有一天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又吵起来，杜鹃花哭着说：
“我为你连婚姻、连家乡、连父母都丢了。你知道我爹爹多
疼我吗？你知道他曾经对我寄予多大的希望吗？你知道人
家黑狗多单纯多善良吗？”

黄学民冷冷地说：“你不是为了我，只是为了你的追求。”
杜鹃花脸上立刻露出狰狞的表情，大声吼道：“亏你说

得出这样昧着良心的、无耻之极的话！”
黄学民一点也不退让，用同样高的声调说：“难道只有

你牺牲？我呢？我一个大男人，连家都不敢回去。我的儿
子恨死我了。你知道我前年为什么突然不敢回家了吗？我
叫他寄信来，他在信上写到，叫我千万不能回家，因为他
对同学们说他爸爸已经死了。死人如果回到村里，会害得全
村人倒霉的。”

然后，两个人相互盯着，四只眼睛冒着火苗，用最恶毒的
词汇相互攻击。好像原来在学校上语文课就是为了现在之
用。妓女、王八、恶棍、骗子，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似乎都集中到
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了。

杜鹃花边骂边哭，到最后，她主动休战，恳求说：“学民，
别再相互侮辱了。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我们好好地相爱吧。
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黄学民却只在嘴里哼哼，脸上仍是那种歹毒的表情。就
好像刚刚结束的战场上，还飘荡着杀戮的气氛一样。

黄学民其实是在苦恼地想：我不是不想爱你，可是此时
此刻的你，哪个地方值得我倾力去爱呢？

杜鹃花不甘心就这么混下去，她曾经进行过一次艰难的
努力，要改变命运。她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回被自己抛弃的亲
情和父爱。

有次跟黄学民大吵之后，她一个人悄悄买票上了火车，
回到家乡。她鼓足了勇气翻山越岭走进花庄，对旁人指指点
点视而不见，只顾急促地朝前走。她想，只要爹爹肯原谅她，
肯收留她，别的她都不会在乎，她宁愿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
起来。

杜老伯第一眼看到她，脸刷地变白了。接着，脖颈跟两颗
眼珠一起变得通红通红。他指着女儿的鼻子说：“滚！”

杜鹃花嗫嚅着想解释，想忏悔，想跪到地上求情。杜老伯
却根本不容她开口，从厨房里取出菜刀，“咣当”一声丢到她
面前，喘着气说：“你若不滚，就把自己砍了。你若不想砍自
己，就把我砍了。”

其实杜鹃花知道爹爹绝对不肯原谅自己，因为她丢了祖
宗的脸。

杜鹃花踉跄着离开家门。走出老远，她还听得见屋场那
边爹爹隐约的号啕大哭声。她明白了，爹爹这3年都是在别人
的指指点点中艰难熬过来的。

杜鹃花翻过山头的时候，留恋地回头瞅了很久，直到
酸楚的泪水模糊了眼睛，直到暮色将那个小小的山庄完全
吞没。

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告别家乡。

七
杜鹃花好想跟黄学民彻底谈一谈。黄学民却没有耐心听

她啰嗦，长长地打着呵欠，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
突然有一段时间黄学民不跟她吵架了，对她又温柔又体

贴。杜鹃花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一个夜晚，黄学民轻声对她说：“我们分开吧。”
杜鹃花脱口喊道：“不行！为什么？”
黄学民叹息道：“你跟我一样清楚啊。在一起只是不停地

相互伤害。”
杜鹃花嚷道：“不！你一定另有原因！”
黄学民无奈地说：“哪有什么原因啊。”

杜鹃花一跃而起，抓住黄学民的领扣，逼问道：“是不是
有另外一个女孩在等着你？那个女孩又清纯又温柔又热烈，
能给你当初的感觉？”

黄学民道：“有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这是两回事。”
杜鹃花含泪哀求道：“民哥，我爱你，请别离开我。”
黄学民被感动了，抱着她道：“我答应你，可你以后别争

别吵别骂人了，好吗？”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有天晚上，杜鹃花下班刚回家，突然手机响了。她一瞧号

码，是水老板。这是水老板第一次在她休息时间来电话。她瞅
瞅躺在床上的黄学民，走到门口去接。

水老板说：“我请你喝茶。”他说了一个豪华咖啡屋的名
字。杜鹃花不由自主答应：“好。”其实她心里并没有作出决
定。不知为什么，嘴竟然抢在了心的前面表态。杜鹃花对黄学
民说：“我出去有点事。”不等黄学民反应过来，她就拉开门出
去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水老板似乎比往日更加郁闷。他俩隔
桌而坐，几乎不说什么话。

水老板问她吃什么，她摇摇头；又问她喝什么，她依旧摇
摇头。水老板不停地喝着红酒，最后重重地叹口气：“你不是
说我为什么郁闷吗？我告诉你：我的老婆跟别的男人了。”杜
鹃花惊讶地脱口而出：“您这么优秀，她怎么舍得背叛您？”水
老板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两个人赤手空拳从内地
过来，白手起家，共同奋斗，亲密得就像一个人一样。”杜鹃花
问：“那个人比您更强吗？您夫人已经离开您了吗？”水老板苦
笑道：“如果她找了一个更强的，为了所谓的爱情，勇敢地走
出这一步，我倒也宁愿成全他们。她居然跟我的司机！”

杜鹃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那，那，您怎么处置
他们？”

水老板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目光突然显得狰狞：“对司
机好办，打断他的腿扔到大街上去。”

杜鹃花不吱声，静静地等着下文。
水老板道：“难的是她。我一提离婚，她就自杀。昨天已经

是第五次了，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
杜鹃花浅浅地一笑。
水老板迷惑地问：“小丫头，你笑什么？”
杜鹃花说：“您夫人一直是爱您的。她跟司机不算什么，

其实和您到我们这儿来洗脚捶背一样，轻松轻松而已。恐怕
是您给她的时间太少、让她感到寂寞了吧？”

水老板听了这话，双眼圆瞪。好久好久，他徐徐舒了一口
气，连灌了几口酒，自言自语道：“也许是这样。”

离开咖啡屋的时候，水老板突然拥抱了杜鹃花一下，说：
“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杜鹃花的脸红了，心里却充满温馨。她目送着水老板打
开车门，钻进小汽车，然后绝尘而去。她一转身，黄学民竟然
站在面前，脸色铁青铁青。

八
无论杜鹃花怎样解释，黄学民绝不相信杜鹃花跟水老板

的关系仅限于喝咖啡，更不相信他们是第一次约会。
虽然室外阳光灿烂，小小的出租屋里却如冰窖一般寒

冷。两个人已经三天没讲一句话了。杜鹃花想挑起凶猛的争
吵，又哭又骂。黄学民却再也不吭一声。

从前吵架的日子竟也变得温暖起来。
杜鹃花想：难道我有错吗？我从来没想到要跟水老板怎

么样呀！又想：如果水老板在宾馆跟我约会，我会去吗？她有
些迷惑，似乎没有答案。可是她马上就明白：会去的。水老板
要她做什么，她似乎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想，她也就不感到怎
么冤枉委屈了。

黄学民从那天起，也不再碰她，两个人之间突然像隔着
天涯海角。有天夜里，杜鹃花坐在床头默默地流泪，黄学民轻
声说：“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放过我？”

杜鹃花呆呆地瞧着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于是苦笑道：
“是的，爱不是占有，是付出。你走吧。”

天亮以后，黄学民就开始收拾行李。杜鹃花瞧着他弯腰
的背影，如万箭穿心，突然又说：“今天你不走，陪我最后一夜
好不好？”黄学民抬头瞧瞧她，终于撕不下情面，勉强点头道：

“好。不过，明天我是一定要走了。”
最后那一夜，黄学民也不跟她做爱，而是蜷缩在床的角

落，睡得很早。杜鹃花几乎未合眼，早晨醒来，脑袋生疼生疼，
意识却非常清醒。黄学民在旁边睡得很香。

这是最后时刻了，他却没有半点留恋，半点伤感。
太阳升起的时候，两个人就要永远告别了，他却能睡得

那么平静。或许，他是在养精蓄锐，好去开始新的生活吧。
爱他，就让他去吧。杜鹃花竭力说服自己。可是自己怎么

办呢？杜鹃花想到，黄学民也许今天晚上就会跟新的女朋友
拥抱着睡觉，可是自己却只能在这个窄窄的出租屋里顾影自
怜。没有父母疼她，将来也没有子女会爱她。

她突然想到水老板的老婆，那个笨女人，多么好的幸福
生活，却弄到三番五次去自杀的地步。

杜鹃花看到了搁在行李上的那把细细的刀。黄学民常
常帮她把苹果削好。那褪下的皮儿一圈一圈的竟能一丝不
差地合拢。看来黄学民也准备把它带上，是替新女朋友去
削苹果的。

杜鹃花的脑袋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那个念头越来越
强烈：我为什么不能自杀呢？我死给他看！叫他一辈子后
悔莫及。

她拿起了那把薄薄的苹果刀，在自己的脖子上比画着。
她又想：他能后悔吗？自己这3年里打了许多次胎，那可

都是他的亲生骨肉呢。他从没说过一句挽留的话，就让那些
可怜的小生命黑暗中来黑暗中去，在人世间不留一丝丝痕
迹。我若死了，他只会高兴的。

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两个人永远
在一起？杜鹃花感到豁然开朗，但又感到绝望。她握紧那把薄
薄的刀，然后胡乱发了一通短信，她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消亡。

半个小时之后，当警察冲进来时，他们看到，凶手和
受害人的躯体扭成奇怪的形状，她抱着那个渐渐冷却的身
体，一动不动。鲜红的血液将他们染过，就像一朵啼血的
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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